
7 小小說 St. Louis Chinese Journal   聖路易新聞 Thursday  Nov  7  2024

囚鳥
秋收過後，田裡只剩下一個個冒出

頭的稻穀樁，看起來像是被割過了一茬

又一茬的韭菜。韭菜割了一茬，又長出

新的來，然後又繼續割，韭菜是不同的

，相同的是割韭菜的鐮刀。

我是 16年來到這個城市的，它滿足

了一個鄉下小夥子對大城市的所有幻想

：拔地而起的高樓大廈、燈紅酒綠的夜

晚、璀璨的霓虹燈、四通八達的寬敞馬

路。

同時還有，藏在城市繁華背後的齷

蹉與心酸。

入職不久，我便被公司的老員工刻

意刁難。他們把我工作之外的瑣碎的事

都推給了我。

比如，端茶送水、取快遞、寫稿子

、做表格。還美其名曰：鍛煉新人。

剛開始，我覺得還好，初來乍到，

為了搞好人際關係，能幫的我都做了。

可是後來，他們越來越得寸進尺，

甚至把老闆安排給他們的工作也推給了

我。

我就像一個聽話的機器人，規規矩

矩地做著那些本來不該屬於我工作範圍

之內的工作。

我本來以為，我做了這麼多，前前

後後也幫了他們不少，沒有功勞也有苦

勞，他們至少會尊敬我吧？

直到那天……

我下了班，走出了大樓，忽然想起

來手機還落在工作桌上，遂急匆匆地往

公司趕。

我入職的這個公司，是剛創辦的，

規模不大，經費也略微緊張，便租了這

棟老樓的十二層來做辦公區。

因為是老樓，所以基礎設施都比較

落後，電梯時好時壞，時常需要有人來

維修。

好巧不巧的是，那天電梯恰好壞了

。

我急匆匆地走樓梯往十二樓爬去，

忽然聽到樓上傳來一陣談話聲。

“公司剛來那個新人，你們覺得咋

樣？”

“咦，聽話得很，又會做事。”

“那可不咋的，咱們的活兒都是他

做的。”

“哈哈，他來了之後，我每天清閒

了好多。”

“我也是，反正就把事扔給他就好

了。”

“哈哈，他還傻乎乎地來者不拒，

跟個傻子似的，咱們正好可以去玩。”

這聲音--分明是我同事的。

我腦海中一陣轟鳴，沒想到他們只

把我當成了工具，一時間，憤怒夾雜著

悔恨的情緒湧上了心頭。

我裝作若無其事地與他們插肩而過

，他們看到我，臉上露出尷尬和不可思

議的神情，但卻沒有一絲惶恐，大概是

因為我的確是一個隨時可以替換的替代

品。

“叫你們說小聲一點，這下被發現

了吧！”

“沒事，他一個新人，敢對我們怎

麼樣？”

“那倒也是，只是沒了幫我們做事

的人，清閒的日子就到頭咯。”

“哼，我偏要拿給他做，如果他敢

拒絕，我們就合起夥來排擠他，讓他都

做不了事。”

“咦~沒想到你這麼狠，我喜歡，

哈哈。”

“哈，那就這樣辦！”

我杵在樓梯上，聽著他們的談話聲

漸行漸遠，委屈和憤怒劇烈地衝擊著我

的心房。

我爬上了十二樓，氣喘吁吁地坐在

辦公桌前，往喉嚨裡灌了一大杯礦泉水

後，伏在桌上，靜靜發呆，想著這件事

。

我不能再這樣下去了，我一定要反

抗，我一定要把屬於自己的時間爭取回

來。

我愈發意識到，他們從來沒有把我

當做是同事或是朋友，而是把我當做一

個誰都可以踩上一腳的懦夫。

我以為，只要我做得夠多，他們就

會尊敬我，我就能很好地融入這個新的

集體。

沒想到他們是這樣的一群人，真是

狼心狗肺。

我要報復他們！

我要報復他們，但是，要怎麼做才

好呢？

某個寂靜的夜裡，在樹枝的掩護下

，我抄起了一塊板磚，悄悄跟在他們後

面，對準一個人的腦袋就砸了下去；樓

道裡，一場“意外”使某個人從五樓滾

下來，摔成了殘廢……

但我轉念一想，他們雖然可惡，但

沒有嚴重到要付出生命的代價。

我望著出租屋窗外閃爍的路燈，想

了半晌，終於想到一個主意來……

今天外面太陽很大，頗為刺眼，我

坐在辦公桌前，吹著空調看著樓下行色

匆匆的人群，頗為愜意。

啪！一個資料夾扔到了我

的桌上，我下意識地歪著脖子

望去，只見一個大腹便便的國

字臉男人正面無表情地看著我

，他眼裡藏著一絲盛氣淩人的

神色。

這人叫錢歸責，是這家公

司的老員工，他頗受老闆的看

重，在公司真是一人之下萬人

之上，要風得風，要雨得雨。

他虛偽的面具下，藏著一

副令人厭惡的面孔，入職以來

，我沒少受他的刁難。

實際上，這是公司的傳統

了，在他後面入職的員工，幾

乎都受過他的刁難，如同我之

前一般，美其名曰--鍛煉新人。

令我感到失望的是，從來沒有人揭

穿過他那張虛偽的面具，許是不敢，怕

丟了飯碗，畢竟大家都要活著，而且還

有一家子人要養活，沒錢是萬萬不能的

。

換在以前，我也不敢……

我要殺雞儆猴，先從錢歸責開始。

殺了他這只“大虎”，想必就沒有

“蒼蠅”敢來煩我了。

“你把桌上的文件弄一下。”錢歸

責指著那個資料夾如此說道。

“咋又叫我幹？”我裝作不情願地

樣子。

“你們這些年輕人，安逸太久了，

該讓你們好好鍛煉下，不然以後可怎麼

辦！要知道，其他公司可不像咱們這兒

這麼閑，那桌上的檔壘起來都比人高了

，你現在不練練手，萬一被開了怎麼辦

？”他裝作恨鐵不成鋼的樣子。

“那好吧。”我裝作感激的樣子，

內心卻在冷笑。

錢歸責滿意地走了，我拿起來資料

夾，用心地查看起來，不時在電腦上錄

入資料做表格。

我會這麼好心嗎？不，當然不會，

我偷偷修改了幾個數位，使這個表格出

錯。

上廁所回來時，我故意從錢歸責的

辦公桌前經過，面不改色地與他攀談。

我們像兩個相識多年的老朋友，親切地

交談著。

下班之前，我把刻意弄錯的表格發

給了他。

我出了大樓，覺得一陣輕鬆，仿佛

身上有使不完的勁兒，等著我去盡情地

揮霍。

風輕輕地迎面吹來，撫去了這炎炎

夏日的熱氣，臨近傍晚，路燈漸漸亮了

起來。

呀，這美麗的夜晚。

……

第二天，我照舊踩點進了公司，端

坐在桌前，整理桌上散亂的資料夾。

啪！一個耳光穩穩地落在了我的臉

上，我捂著刺痛的臉，一下子懵了。

待我反應過來，側頭望去，正是錢

歸責。

從小到大，連我父母也沒捨得打我

，這狗日的，竟敢朝我動手。

我頓時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

抬起腳就踹了過去，正中他的大腿，他

被我一腳踹倒在地上。

我們扭打在地，我挨了一拳，眼角

火辣辣地疼；怒不可遏的我瞅准機會，

狠狠地踹了他一腳。

兩個人為了臉面，大打出手。

四周都是圍觀的看客，他們有的拿

著零食，有的從兜裡摸出來一把瓜子，

興致勃勃地看著這場不對等的搏鬥。

“打他，打死這個挑戰規則的蠢蛋

。”

“往他臉上踹，對，就那兒！”

“你這一拳軟綿綿的，能打死人嗎

？”

“哈哈，你看，我就說吧。”

鬧到最後，樓下的保安都沖了上來

，可是誰也沒有上來拉架，都擠在一起

看熱鬧。

我掐著錢歸責的脖子，他死死地摁

住我的腦袋，我們誰也沒鬆手，像一對

殺父仇人。

“砰”的一聲傳來，一陣疼痛感充

斥我的大腦，我眼前一黑，暈了過去。

醒來時，四周一片漆黑，只有對面

大樓的光投在玻璃上，映出一道道璀璨

的長線。

我搖搖晃晃地扶著凳子的腳站起來

，揉著刺痛的腦袋，只覺得手心上有一

攤冒著熱氣的液體，這是鮮紅的血。

朦朧中，我聽到樓下的公司傳來一

道聲音：我們這裡只招聽話的機器人。

我忽然明白那些看客為什麼不幫我

說話、反而對我冷嘲熱諷了，因為我們

不是一路人，我做不了聽話的機器人。

我大概在這裡呆不長久了，因為我

不符合他們的心意，我打了錢歸責，就

是同所有的人作對，他們都容不下我。

果然，不久後，公司的人事找到了

我。

我被開了，理由是：與公司的理念

不符。

我早有預料，所以也不覺得失落，

反而很是慶倖和輕鬆，我終於可以逃離

這裡了。

這裡儼然是一個巨大的無形的囚籠

，而我一向只喜歡做自由的麻雀。

麻雀被困在籠子裡，久而久之，翅

膀就退化了，也就失去了追尋自由的心

。

我要逃離，逃離這個囚籠。

我走的那天，錢歸責就站在門口，

抱著雙手一臉譏笑地看著我。

經過他身旁的時候，我伏在他耳旁

，悄悄地說了一句——你等著，你已經

沒了威懾力，他們要合起夥來推翻你了

，你活不長久了。

然後，仰天大笑，出了門去。

今年，有個村要拆遷，由於安置房還沒建好，大家只好在城裡租

房子住。臨走的那兩個月，大家殺雞的殺雞，宰狗的宰狗，為啥？因

為城裡養雞養狗太麻煩了。

村裡有個叫老劉的孤老，平日與家中的老黑狗相依為命，每次出

門，無論是上山打獵還是下地耕田，都是老黑狗在前面帶路。

老黑狗是通人性的，見村裡那段時間雞飛狗跳，嚇得直往老劉床

底下鑽，哀鳴個不停。

老劉於心不忍，對老黑狗說：“別躲，我不殺你。我拆遷了，有

錢了，還怕養不起你？再說，我住到城裡也得出門，還得繼續讓你帶

路啊！”那老黑狗似乎聽得懂，搖搖尾巴就鑽了出來，不再躲了。

不久，老劉帶著老黑狗進了城。開始還真不那麼容易，要給狗打

預防針，還得上戶口。忙完這些，老黑狗卻蔫了。原來，老黑狗習慣

了鄉下自由自在的生活，這一下子關進好幾層高的樓房裡，得了抑鬱

症了！

這天，老劉一大早就帶著老黑狗去逛街。果然，一下樓梯，老黑

狗就像脫了韁的野馬，老劉叫都叫不住，愣是在樓下狂奔了幾圈才停

下來，看得老劉又好氣又好笑。一上了街道，人多車也多，和山裡不

一樣，老劉緊緊牽著老黑狗小心翼翼地走。

老黑狗在這陌生的環境下也變得謹慎起來，這兒聞聞那兒嗅嗅，

突然，老黑狗在一棵樹下停住，蹺起腿“嘩”地撒了泡尿。

說時遲那時快，一個“紅袖章”過來了，二話不說就開出一張罰

單。交了錢，老劉也沒心情閒逛了，把老黑狗連拖帶拽地拉回家。回

到家，老劉教訓它，這城裡不像鄉下，不能隨便拉屎撒尿，不然以後

就不帶它上街了。

一星期後，老劉準備出去買菜，但老劉記性差，沒有狗帶路怕回

不來，於是只能帶上老黑狗。這城裡高樓大廈，街道都差不多，老劉

感覺自己走在哪條街上都一樣，多虧了老黑狗帶路，老劉很快就找到

了自己住的地方。

有了老黑狗，老劉不再擔心迷路找不到家了。這天下午，老劉想

起村裡有個親戚也在城裡住，就帶著老黑狗上門去找他。

那親戚好客，硬留老劉吃了晚飯，回來時已經是晚上九點鐘了。

老黑狗一路領著老劉往回走，走了一段時間，老劉感覺是快到家

了，可是看看街道兩旁，又不像。白天，自己家對面的街道乾淨整潔

，安靜太平，可這裡到處是小販設的夜排檔，油煙彌漫，人聲嘈雜，

鼻子裡盡是嗆人的味道。

老劉看看老黑狗，奇怪的是老黑狗也在原地轉圈，它也迷路了！

老劉又朝前走了幾步，往前看看，確信前面那棟樓就是自己的家。可

再回頭，發現老黑狗不見了。

老劉出去大半天了，有些累了，心想：反正老黑狗認得路，我先

回吧。老劉摸到了自己的家，不過奇怪的是，老黑狗一夜未歸。

老劉聽說，城裡有狗販子給狗噴迷幻藥，讓狗迷迷糊糊的，然後

把它們賣了。看來，老黑狗這次凶多吉少了。

第二天，老劉聽到有人敲門，還隱隱傳來狗叫聲。老劉趕緊開門

，果真是老黑狗回來了，送它回來的是社區的保安。保安笑著說：

“大爺，您的狗狗真有意思，我帶您去看監控錄影好嗎？”

老劉也覺得納悶，這老黑狗一夜去了哪兒？怎麼天亮才曉得回家

呢？帶著一連串的疑惑，老劉跟著社區保安來到監控室。在監控屏上

，老劉看到：老黑狗先往菜市場的方向跑，過了十來分鐘又跑回來，

在原地打轉，過了一會兒，又繼續跑回菜市場。如此折騰，直到天亮

，老黑狗才興奮地沖過原來不肯向前的道路，一路跑回家！

老劉看完監控錄影，恍然大悟，又好氣又好笑，輕輕踢了老黑狗

一腳，罵道：“你這傢伙，怎麼記路只曉得死記硬背，這晚上夜排檔

一出來擺攤，你就不認得路啦？非得等人家攤位撤了，才知道怎麼回

家。”

老狗迷路
電話響起來的時候，他正準備把鍋裡

的一條魚往盤子裡盛。他本能地把鍋重新

放回到燃著的煤氣灶上，從口袋裡掏出手

機，一股腥味迫近鼻尖。

師傅在電話裡說：“在哪呢？”

“呵呵，在家。”他答道。

“那你趕緊過來，我在魚鮮大酒店。

”師傅說。

“啊！”他叫了一聲，鍋裡的魚散發

出了焦糊味，他立刻伸手關了煤氣，又用

鍋鏟趕緊給魚翻個身。手機裡傳出了“嘟

嘟——”聲。

已經是晚上六點了，這個點被喊去吃

飯的，也僅僅是湊個人數罷了。冬天的天

黑得早，窗外已經是黢黑一團了，零星的

燈光裹著一層濕霧從樹叢中隱約地透過來

。

師傅的兒子考上了大學，是分批次辦

的喜酒，一天一桌，今天是請單位裡的另

一撥同事。上午在單位的時候，他聽到師

傅打電話了。前幾天，他已經喝過師傅的

喜酒，拿了喜糖……

女人領著放學的兒子進了家門，他把

一盤小炒肉燒好，端上了桌，和有些焦糊

的魚並排放著。鍋裡燒著水，只等著“咕

嘟嘟”響起再下白菜和雞蛋。

“回來了？”他搓手笑著說。

似乎表現得過於熱情了，女人懷疑地

看了他一眼。他糾正著臉上突兀的表情，

略顯為難地說：“師傅辦喜酒，喊我吃飯

，忘記和你說了。菜已經燒好，就剩下湯

了。”

“都六點多了，還不趕快去？讓人家

等你嗎？”女人催促著說。

他又進了廚房，把雞蛋下到沸滾的水

裡，洗淨的白菜也放了進去，加了鹽。女

人走了進來，奪去他手裡的鍋鏟，說：

“快去吧！不能讓人家等久了。”

出了門，從樹中漏下來的水銀燈光，

白得就像是溢鍋的蛋花。冷風割面，大街

上人跡稀少，他的腳步遲緩起來，這個數

湊得也太沒有顏面了。

手機響了起來，師傅說：“就等你一

個了，到哪裡了？”

“快了。到——”他確認著，轉頭看

著黯淡了的建築物，報出了地名。

就像是自家桌上的那盤後背焦糊，湯

汁已經凍成魚凍的魚一般，他一路小跑著

過來，後背已經起了冷汗，心頭揣著複雜

的心情，從灰暗處走進燈光輝煌的酒店裡

。

師傅迎上來，說：“來了。快，上桌

吃飯。”

都是同事，也都認識。一個同事用異

樣的目光看著他，說：“你師傅辦酒，你

還最後一個到，擺譜呀！呵呵。”

這話不好接，他尋著看了一眼師傅。

師傅已經坐到了桌邊的一把椅子上，桌上

的菜冒著騰騰的熱氣，像霧般籠罩著頭頂

的吊燈。

師傅拿起斟滿的酒杯，泛泛地看著在

座的同事，招呼著說：“今天就放開了吃

，我點了十二個人的菜量，還有兩個人沒

來，感謝大家。”

“恭喜恭喜！”在座的紛紛客套著，

舉起了酒杯。

他也動嘴了，其實想提醒說：“多了

我一個。”但還是及時地把酒灌進了張開

的口中。冰涼的酒液進了嘴中，流進了胃

裡，卻沒有產生灼燙的化學反應。

就像會武的人放不開手腳，他是有酒

量的，今天卻熱不起來。

師傅不時越過桌面，捕捉到他的目光

，同時抬著下巴，箭頭般指示著說：“你

多替我陪這些師傅喝點。”

他不得不舉著杯子，朝著身邊的人

……

酒宴散了，在座的都發了喜糖。他和

大家一起大聲說著話，往酒店外走。肩膀

被拉扯了一下，他回頭，有兩盒喜糖塞到

他的懷裡。

師傅悄聲說：“感謝！我是把你當家

裡人的。”

“別！”他一時語塞，知道自己說錯

了。

湊數

小濤特別愛吃核桃，正巧他家有一片

核桃林，所以小濤嘴巴一有空就往裡塞核

桃，讓父親大劉傷透了腦筋。

這天，大劉見小濤又在吃核桃，氣不

打一處來：“核桃熱量那麼高，看你都胖

成啥樣了！以後不許吃了！”小濤委屈地

說：“別啊，爸……我、我運動減肥還不

行嗎？”

話是這麼說，但無論做什麼運動，小

濤都沒有能堅持一周的。大劉生氣地說：

“就你這樣還運動減肥？我看你還是別吃

核桃了吧！”小濤氣喘吁吁，破罐子破摔

地說：“不吃就不吃，我再也不要運動了

！”

然而家裡有那麼大一片核桃林，最近

又是核桃成熟的季節，光靠大劉一個人，

也看不住小濤啊。大劉想了想，一不做二

不休，把核桃鉗子扔了，還把家裡能砸核

桃的東西都扔了，沒了工具，小濤也沒法

吃核桃了。

在大劉的監督下，小濤忍著沒吃核桃

，但是沒過幾天，小濤就嘴饞得不行，對

大劉說：“爸，那些高強度的運動實在很

難堅持，能不能換成學練鐵砂掌？”

大劉立馬答應：“行，但是你得堅持

，要學會鐵砂掌可不容易。”

誰也沒想到，小濤竟然真的堅持了下

來，大劉欣慰不已，對他說：“兒子，都

練了半年的鐵砂掌了，也沒見你露兩手嘛

。”小濤卻神秘兮兮地說火候未到，不肯

表演給大劉看。

轉眼又過了半年，有幾個朋友來做客

，大劉便拿來很多核桃招待他們。可沒有

核桃鉗子怎麼辦？就在大劉著急時，小濤

把十幾個核桃擺開，伸手啪啪幾下就全拍

碎了。

大劉目瞪口呆，小濤得意地說：“爸

，你看現在我這火候到了吧？”

鐵砂掌


